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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重回大唐，争霸天下。

天宝五载，大唐建国已过百年，经历的近数十年的治国，已知天命的李隆基有些疲惫了，自从他册封了

杨氏为贵妃后，他的心思也渐渐地离开了枯燥而繁琐的朝政。

欢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他开始纵情于音乐歌舞之中，从此皇帝不再早朝……

而就在这年的春天，安西的粟楼烽戍堡来了一名新人，一名后世而来的穿越者，先入戍边军旅，外拒狄

夷初现峥嵘，再送公主进京，踏入大唐权利中心。短短的时光，他从一个后世的铁血男儿，变成了一位

智勇双全的盛世英雄。

这是一部篇幅宏大的“唐穿”大作，文笔高超的起点著名作者高月，为您呈现的是一出精彩绝伦的盛唐穿
越大戏，塞外兵戈渐起，朝堂刀光剑影，坐看江山如画，却又有美人如玉，一时间江山美人，万般盛唐

迤逦，波澜壮阔尽在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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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001章章  戍堡新丁戍堡新丁

肆虐了三天三夜的暴风雪终于停了，一架直升飞机从茫茫的雪原上飞回了搜救基地，两个小时后，电视

台插播了一条新闻：被暴风雪围困的射箭集训队已经找到，失踪一人，据悉，失踪者是全国射箭冠军李

庆安，目前有关部门正全力搜救……

一周后，搜救队找到了李庆安的训练弓箭，但人已经踪迹皆无，由于又一场暴风雪将至，搜救队不得不

放弃对李庆安的寻找。

一年后，李庆安这个名字便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

剑河风急云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天宝五年二月的安西依然是冰天雪地的世界，白雪皑皑的凌山山脉耸立在大唐的边陲，白云在雪山半腰

浮动，一座座雪峰仿佛是一颗颗蓝色的宝石，在阳光下熠熠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在凌山中部有一个叫勃达岭的山口，这里是大唐安西四镇通往碎叶的一条捷径，被称为碎叶道，当年玄

奘西行取经，就是从这里翻越凌山出境，艰险惨烈，遭遇雪崩与暴风雪，和死神对抗了七天之后才走出

了凌山。

在勃达岭以南三十里处，便是粟楼烽戍堡，戍堡高约五丈，用凌山的巨石砌成，分上中下三层，底层住

马，中层睡人，上层是眺望作战塔，在戍堡顶上还有三锅烽火，另外在戍堡一旁还搭有几顶帐篷，平时

士兵们都住在帐篷内，若遇紧急情况，大家都会躲进戍堡内，粟楼烽戍堡驻扎四十五名唐军，连同凌山

烽火燉的五名唐军，一共有五十人。

这天上午，两名胡商带着几辆马车来到了戍堡，马车后面的一匹马上驮着一名男子，他装束奇特，穿着

一件白色短襦，脚下是皮靴，头发也很短，软软地伏在马上，随着战马停下，他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人

似乎醒着。

见有商人到来，唐军们兴奋地从帐篷里跑了出来，这里方圆几百里荒无人烟，一年四季枯燥无聊，每个

月的商人到来，是唐军们最开心的日子，犹如过节一般。

大家纷纷掏钱向商人购买酒肉等奢侈品，但所有士兵的目光都热切望向一辆挂有花边的马车。

这时从帐篷里走出一名军官，身材高大魁梧，脸色黝黑，一脸络腮大胡子，他粗野大笑道：“乌勃达，
女人带来了吗？”

“带来了！”商人讨好似的指了指花边马车笑道：“里面两人可都是拔焕城名妓。”

“狗屁名妓，你哄谁，是你从黑窑子里带来的劣妓吧！”尽管如此，军官还是咧嘴大笑着走近马车。

忽然，他看见了马车后面驮着的人，不由楞道：“这是什么人？”

“是我在路上捡到的，准备在奴隶市场上卖掉。”

“路上捡到的？”大胡子军官疑惑地走上前，用马鞭挑起他的脸，这是一张轮廓分明的年轻脸庞，尽管变
得憔悴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出他从前硬朗英武的男子之气。

“是个汉人！”

大胡子军官回头问商人道：“是在哪里发现他的？”

“在胡芦河边，这人命大，居然没被野狼吃掉。”



这时，年轻人慢慢睁开眼，嘶哑着声音道：“给我一点水。”

“喂！你是哪里的汉人？”

“我是……洛阳人。”年轻人断断续续道。“东都人，呵呵！我最喜欢东都的女人。”

大胡子军官捏了捏他粗壮的胳膊，一挥手道：“把他抬进戍堡去，给他喝水。”

立刻过来两名士兵将年轻人卸下，胡商急了，连忙道：“荔非戍主，这可是我的奴隶。”

“狗屎！你竟敢用来历不明的人做奴隶，当心老子宰了你。”

胡商不敢吭声了，其实他也担心这个男子救不活，回去还有二百里路程呢，若死了，岂不是空费他的粮

食，他心中一阵后悔，早知道先把他身上那件质地上乘的短襦扒下来就好了。

大胡子军官咧嘴一笑，拉开了花车门，“美人们，出来吧！”

“来了！”

一声娇呼，从里面出来两个又黑又矮又肥的胡娘，她们多情地向唐军眨眨眼睛，羞涩地笑道：“先说好
了，一百文一次。”

她们这种货色在拔焕城顶多五文钱一次，可这里却是连只母鸟都看不见的戍堡，没有办法，物以稀为

贵。

尽管两个女人不堪入目，但大胡子军官还是欣然地搂着她们笑道：“好！好！请到帐篷去，我要你们两
人一起伺候。”

……

戍堡里，年轻人静静地躺在干草堆上，一匹战马不时亲热地用嘴来拱拱他的脸，这种温暖而带一种酸臭

的气息，使年轻人渐渐地清醒了。

他就是二00七年在天山暴风雪中失踪的李庆安，当他走出暴风雪被几名商人救起后，他才发现自己竟然
穿越时空，回到了大唐。

天宝五年，李庆安轻轻叹了口气，时光溯流了一千三百多年啊！

这时，一名老军端着一碗粥走来，他坐在李庆安身旁笑道：“兄弟，我看你是饿极了，吃点粥先补补身
子。”

粥熬得很浓，弥漫着浓郁的麦香，李庆安也饿极了，他挣扎着坐起，“谢谢大哥！”

老军一边小心给他喂粥，一边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会到凌山来？”

热粥暖了内腑，李庆安有了点精神，他早编好了一套说辞，低声道：“我叫李庆安，乳名七郎，父母早
亡，我无所事事，半年前被胡商所雇，护送他们去碎叶，不料在凌山遭遇劫匪，财物皆失，我拼死才逃

得一命。”

老军叹了口气，点了点头道：“应该不是什么劫匪，是突骑施人，你能活下来，是你命大，不过听你口
音不像洛阳人，倒像相州那边人。”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阳，李庆安并不知道，他含糊道：“我祖父是相
州人，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这就对了，我娘子老家也是相州邺县人，和你口音一样，我姓孙，是戍堡的马夫，你就叫我孙马头
吧！”



“孙大哥。”李庆安吃力地喘了口气，道：“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我不想被卖作奴隶。”

“你放心吧！我们荔非戍主既然把你抬进来，你就不会被卖了，再说我这里也缺个帮手，我会给他说，
让你留下来养马。”

“谢谢孙大哥！”

李庆安吃完粥，一阵难以抵挡的困意袭来，他眼前一黑，便坠入了黑沉的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李庆安被一阵大嗓门吵醒了，“他怎么样了，能干活吗？”

“戍主，他没事，就是饿狠了，吃两顿饱饭，再睡一觉就好了。”

李庆安睁开眼，见那个大胡子军官站在自己面前，他连忙坐了起来。

戍主的全名叫做荔非元礼，是一名胡人，天宝初年从军，积功升为戍主，他和两个妓女快活一场，心情

格外舒畅，见李庆安醒来，便笑道：“不错嘛！上午还像死人一样，现在居然能坐了。”

他蹲下来打量了李庆安一下，伸手摸了摸他身上的白色短襦，奇怪地问道：“这是什么胡服，手感不错
啊！”

李庆安穿的是一件白色羽绒服，他脱下来递给荔非元礼道：“这是胡商送我的波斯服，我转送给戍主。”

荔非元礼毫不客气地接过来，穿在自己身上，觉得十分轻巧暖和，不由咧嘴一笑道：“好！这衣服就归
我了。”

他拍了拍李庆安的肩膀，点点头道：“兄弟，你若是胡人，我肯定会把你当做是突骑施探子一刀砍了，
不过既然你是汉人，那就留下吧！做孙马头的副手，从明天开始，干活赚粮食来养活自己。”

……



第第002章章  难掩金色难掩金色

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几十匹骏马在尽情奔驰，其中一匹栗色的战马上，李庆安拉着缰绳纵马疾驶，远

方是皑皑群山，耳畔风声呼啸，他兴致高涨到了极点，不由仰天长啸一声：“大唐！我来了。”

在离戍堡还有十里时，他渐渐地放慢了步伐，在戍堡已经呆了一个月，他已完全恢复了体力，同时也爱

上了养马这份工作，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领马匹们在戈壁滩上奔驰，以锻炼它们和自己的耐力和体魄。

在后世，他也是一名军人，是军队射箭队的成员，骑马射箭是一项必须的训练，这使他对马有一种特殊

的感情，这一个月里，他几乎是身不离鞍，在孙马头的悉心指点下，他的马术进步神速，能和优秀的骑

兵一比高下了。

来到一棵胡柳前，李庆安停下了战马，这里是他的另一项每日一练。

他从背上摘下弓箭，退到百步之外，弓弦拉满，瞄准了树干，弦一松，箭飞射而出，划出一道漂亮的抛

物线，精准地射在树干上。

李庆安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箭法没有变，可惜这副弓太软了，很不合手，他找不到从前那种箭势强劲

的感觉，他暗暗忖道，什么时候得去搞一把好弓才行。

这时，他见天色已晚，便催马回戍堡，戈壁滩上风力强劲，漫天的风沙吹得他睁不开眼，他只得侧身前

行。

忽然，他发现远处荒滩上有点异常，好像有件白色的物体，李庆安催马上前，不由愣住了，这个白色的

物品竟是一具人的白骨，面朝下，一支箭插在脊柱上。

李庆安轻轻叹了口气，从还没有完全腐烂的皮靴上，他便知道这十有八九是葱岭以西的胡商，遭遇到了

盗贼的劫掠，人死财失，估计原来是被风沙淹没，这两天风大，又将白骨吹露出来了。

李庆安下马用匕首挖了一个坑，将尸骨埋入坑中，他刚要离开，忽然惊讶地发现在刚才尸骨的位置上竟

有一颗红色的宝石，他大喜过望，上前拾起宝石，宝石大小如鸡蛋，打磨得棱角光滑，透过阳光，宝石

中竟有一簇火焰升腾，越烧越大，在夕阳的映照下光芒璀璨，名贵异常。

他有些困惑，这宝石怎么会没被抢走，他看了看宝石的位置，忽然明白过来，宝石是被这个人含在嘴

里，所以才没有被发现，尸骨头朝下，刚才自己移动尸骨时，宝石便从口中滑落出来。

“嘿嘿！老子发财了。”

李庆安兴奋地将宝石藏好，又找了块长条形扁石，用匕首刻下：‘无名胡商之墓。’

他把扁石插入沙土中，拱拱手道：“胡老兄，你给我发笔小财，我让你入土为安，咱们就两不相欠了。”

李庆安翻身上马，心情畅快，一路上竟高声唱了起来，“李家溜溜的七郎，捡到溜溜的宝哟！”

……

回到戍堡，士兵们正在帐篷外围成一圈吃晚饭，孙马头走出来牵马笑道：“七郎，快去吃饭吧！”

李庆安肚子着实有些饿了，他挤进人堆里坐下，随手拿起一张麦饼裹一块干肉吃了起来，唐军的伙食虽

然管饱，但很简陋，基本上就是麦饼、干肉和黑豆汤，若想吃点上好的酒肉，就得自己掏钱去买。

“七郎，来一口酒。”

旁边的一名清秀的年轻唐军把酒壶递给他，这名唐军叫做贺严明，是戍堡里最年轻的唐军，今年只有十

七岁，他是安西的第二代军人了，他父亲是长安人，开元二十五年应募为第一批长征健儿，带着妻儿来



安西戍边，在拔焕城有五十亩免税赋的土地，去年老贺退役回家种田，儿子小贺便光荣接班。

贺严明是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很会和人搞好关系，比如他其实不喝酒，但他依然买了几壶，吃饭时就

给其他老兵喝两口，套套交情，所有戍堡上下人人都喜欢他。

李庆安接过酒壶‘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酒是高昌葡萄酒，甘甜醇厚，他一抹嘴赞道：“好酒！什么
时候我也有钱买上两壶。”

“七郎，下次那两个娘们再来，哥哥在上面干她们，等她们欲仙欲死时，你在下面偷她们钱，到时候我
们平分，钱不就来了吗？”

一名老兵粗野地开着玩笑，引来大家哄堂大笑，荔非元礼闻声从帐中出来，咧嘴笑道：“想起那两个臭
女人，老子就觉得亏得慌，二百文钱足够去青楼听艳曲了。”

这时，一只鹞鹰在空中盘旋，等着唐军们的残羹剩饭，荔非元礼看了看鹞鹰，眉头一皱骂道：“这只鸟
贼人又来了，上次老子一壶好酒就被它弄翻了，看我射下它！”

他回头拿过一把弓箭，拉弓就是一箭，箭从它身边掠过，鹞鹰受惊，一下飞高了，但它并没有离开，依

然在空中盘旋。

荔非元礼脸上挂不住，便对众人道：“我出五百文钱，谁射下这只鸟贼人，就归谁。”

五百文钱颇有诱惑，唐军们纷纷跳起来，拉弓就向鹞鹰射去，一时箭羽纷飞，但一支都没有射中，鹞鹰

飞得更快了，鸣叫了两声，仿佛在嘲笑唐军，唐军们也知道不可能射中，便笑了一阵，丢下弓继续坐下

吃饭。

荔非元礼却有些恼羞成怒了，骂骂咧咧要离开，李庆安忽然站起身道：“荔非戍主，能否借你弓箭一
用。”

荔非元礼的弓箭比别人都大一号，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拉开，他瞟一眼李庆安，咧嘴笑道：“七郎，我
没听错吧！你想用我的弓？”

唐军们都着笑了起来，贺严明轻轻拉了一下李庆安，低声道：“七郎，那可是六石弓，你拉不动的。”

“我想试一试。”

唐军们见他自不量力，顿时嘘声四起，荔非元礼吹了声口哨笑道：“好！我就给你试一试，不过你若拉
不动的话，就得去偷那两个女人的钱。”

众人又一阵大笑，一名火长怪叫道：“七郎，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偷啊？”

笑声更加响亮了。

接过弓，李庆安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眯着眼睛盯着这只鹞鹰，鹞鹰忽高忽低在他头顶上盘旋，或许它

也感受到了地上的杀机，便不敢再靠近，可当它盘旋了两圈后，忽然从李庆安头顶掠过，就在这电光石

火的刹那，李庆安猛地一拉弓，弓如满月，箭似流星，闪电般向鹞鹰射去，箭势强劲而迅疾，只听鹞鹰

一声哀鸣，铩羽从空中笔直地落下，正落在唐军们的中间。

刚才还哄笑不已的唐军们顿时鸦雀无声，李庆安上前拎起鹰脚，高高提起，半晌，唐军们顿时爆发出雷

鸣般的掌声，“好箭法！”喝彩声不绝，李庆安不仅射下了鹞鹰，而且是一箭穿头，荔非元礼瞪大了眼
睛，失声赞道：“果然厉害！”

这时，荔非元礼仿佛才是第一次认识他，他上下打量一下李庆安魁梧的身材，忽然问道：“能开硬弩
吗？”



……



第第003章章  凌山打猎凌山打猎

李庆安身高有一米八，从小就力大无比，举重队一眼看中了他这棵奇苗，练了两年举重后，父母担心他

长不高，便不准他再练举重，转而练习射箭，苦练十年，后来又参军入伍，成为军队射箭队一员，在二

十三岁时一举夺得全国射箭冠军。

虽然不知他所说硬弩的意思，但李庆安还是点了点头，他想试一试。

“好！跟我来。”

一群唐军浩浩荡荡跟着荔非元礼上了戍堡三楼，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了期盼之色，他们都知道戍主

要做什么，那具伏远弩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单独拉开过，尘封了几十年，难道今天要出山了吗？

众人上了三楼，这里是附近的最高处，四周开有射击孔，视野开阔，烽火锅还在顶上，从一架楼梯可以

上去。

荔非元礼指着角落一具硕大无比的弩道：“你拉拉那个。”

李庆安慢慢走上前，拎起这具布满灰尘的大弩，弩架比他手臂还粗，弓臂长足有两米，上面的弩机都有

点生锈了，不知放了多少年。

“戍主，我不会用弩。”

“很简单，我教你一下。”

荔非元礼取过一把小一半的普通弩，给李庆安做示范，“你看，就是这样，用腰部和腿部的力量，踩住
弓背，两手向上拉开弦，把弦卡在牙机上就可以了。”

弓箭要的是精准，而弩箭要的是射程，所以弩箭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足够力量就可以了，李庆安手上

这具伏远弩一般是三个人才能使用，因为戍堡人少，所以就闲置不用了，如果李庆安能一个人拉开他，

那就是一个顶三个。

李庆安一点就透，学着他的摸样，将弩弓放在地上，用脚踩住，双手抓住弓弦，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双

臂慢慢使劲，只听见‘吱嘎嘎！’的声响，弓弦渐渐被拉开了，周围唐军的眼睛猛地瞪大了，不可思议地
望着他，这可是十石硬弩，居然也被他拉开了。

李庆安将弦扣在牙机上，递给了荔非元礼，“戍主，这样可以了吧！”

荔非元礼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李庆安，取出一支弩箭装进槽内，指着两百步外的马桩道：“你再射一弩
箭试试。”

其实李庆安也练过弩，只不过他知道唐朝的弩是军器，严禁普通百姓使用，如果他一上来就表现高明，

那就和他的身份不符了。

现在他已经过了笨拙初期，可以表现一番了，一种争强好胜之心使他勇气大涨，他伸出长臂托住弩身，

手指勾住悬刀，慢慢瞄准了远处一个小黑点似的马桩。

唐军们都屏住了呼吸，一个个紧张地望着他，李庆安扣动了悬刀，‘咔！’地一声轻响，弩箭强劲射出，
呼啸着直扑马桩，准确地钉在马桩之上。

一名唐军跑去察看，他大喊道：“射中了！”

唐军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这一次荔非元礼终于心服口服了，他重重一拍李庆安的肩膀，咧开大嘴

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第五火的火长了，我会替你补上军籍。”



他回头令道：“来人，给他一套盔甲。”

……

有位先哲说，政治是经济上的建筑，这句话对，但也不完全对，至少用在李庆安的身上就不算对，火长

也就是今天的班长，管十名士兵，虽然小，但毕竟是一个官了，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可李庆安的经济

地位却和他的身份大大不符。

他现在还是戍堡中最穷的人，虽然有块无名宝石，但那块宝石就仿佛现在的一处房产，不卖掉就永远体

现不出它的价值，他总不能用宝石去换酒喝吧！

事实上除了那块宝石，他的全部家产就只有五百文钱，从荔非元礼那里得到了射鹰钱，黄澄澄的五百文

钱装在一只陶罐里，拿这五百文钱去拔焕城，可以买一百张夹肉的大胡饼，可以买十瓶上好的高昌葡萄

酒，可以逛二次半青楼。

但如果李庆安想买一副趁手的弓箭，就像荔非元礼那样的六石弓，那就需要十个五百文钱才够。

“火长，喝一口酒！”

这是他荣升火长后，手下小兵贺严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的酒基本上都孝敬给了自己的新上司，这也

算是李庆安某种福利补偿吧！

“小贺，有没有什么办法弄点钱？”

小贺是李庆安发明的新称呼，不过在戍堡却不新奇，他的父亲原本就是戍堡的老兵，贺严明接父亲的

班，被称为小贺也理所当然。

贺严明虽然只当了一年的兵，但从父亲那里却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听李庆安想弄钱，他立刻笑

道：“火长，靠山吃山，既然在戍堡干，想弄钱的话，自然就得从往来胡商身上剥皮了，大家都这样干
呢！”

那些胡商个个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从他们身上刮点油水下来也没什么不可以，可问题是他们在哪里？

李庆安眉头一皱道：“我来戍堡一个多月了，连胡商的影子都没看见。”

“这倒也是，今年胡商好像格外少。”

贺严明挠了挠头皮，忽然想起一事，连忙笑道：“还有一个办法，而且很适合火长。”

李庆安精神一振，“你快说，什么办法。”

“去打猎！”

李延庆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好办法，南面有草原，可以去试一试。

贺严明仿佛知道李庆安的心思，摇摇头笑道：“草原上无非是獐子、野兔之类的野味，值不了什么钱，
真想弄值钱的东西就得进凌山，我爹爹每年都会在凌山打几只盘羊，羊头卖上十几贯钱，发一笔小财。

”

十几贯钱，足够可以买一把好弓，李庆安动心了，他一口将酒葫芦喝干，狠狠将酒壶摔在地上，“干！
明天就去打几只盘羊卖钱。”

……

凌山也就是今天的天山，延绵数千里，将大唐安西一隔为二，北面是北庭都护府，南面是安西都护府，

在凌山中生活中无数的野生动物，狼、盘羊、马鹿、狐狸、鹅喉羚等等，其中比较值钱的是盘羊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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